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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演剧》（下称《演剧》）是诞生于清

康熙间的一部改编曲文的评本，是迄今所知仅有的

一部以舞台搬演为目的的清代《西厢记》评本，现

藏于上海图书馆。蒋星煜先生首先发现了它，并撰

文《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发表于《文

学遗产》1983 年第 4 期［1］。此后学界但凡提到这

部本子，基本都呼之以朱素臣本。如此数十年，朱

素臣俨然已被视为《演剧》的第一责任人。笔者经

过考察，发现此说其实欠妥。

《演剧》分上下卷，每卷开篇处皆题“大都王

实甫元本，广陵李书楼参酌，吴门朱素臣校订”。

正文之前，又附李书云序一篇。如此，在这些显著

标识中，评本已经出现了三位责任人，这在清代《西

厢记》评点中是不多见的，因为清代评点如金圣叹

评本、朱璐评本、毛奇龄评本、戴问善评本等很多

都是评者单打独斗完成。责任人的不单一，为学界

确定第一责任人带来了难度。以校者为责任人不是

没有先例。比如明代万历壬寅晔晔斋刻的《北西厢

记》就被称为李楩校本，但那是因为该书不是评本，

而且没有其他责任人被载录。然而《演剧》的特色

绝不在版本上的精校，而是在北曲式微的情形下，

改动王实甫《西厢记》原本以使其适应南曲唱演的

需要，又能尽力保留原本曲词，不失王氏神韵，同

时以点睛之笔畅道改动缘由，品评曲文，最终形成

改编与评点交相辉映、互为阐释的局面。从《演剧》

所呈现的这种特色中，我们可以推知该书的第一责

任人一定知音晓律，且不乏舞台表演经验，学界前

贤将目标锁定于朱素臣，恐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西厢记演剧》的第一责任人不是朱素臣 *

韦  乐

摘  要｜《西厢记演剧》的第一责任人长期被学界视为清初剧作家朱素臣，这是不确切的。李书云才是此书的策划

者和负责人。李书云依托自己的家班，承担了《西厢记演剧》编订和评点的主要工作，反映出清初士大

夫群体对戏曲搬演的独特认知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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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后被收入蒋星煜先生的《〈西厢记〉的文献

学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其自序已经直

接称其为“朱素臣之《西厢记演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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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责任人相比，身为“苏州派”著名剧作家的

朱素臣无疑更具有这样的资质。于是在渐行渐远的

描述中，《演剧》甚至成为朱素臣所写，成为堆垒

这位戏曲作家荣耀的又一项实绩。然而事实果真如

此吗？

让我们先从李书云序谈起。这篇序言不过六百

余字，却对《西厢记》在南音渐盛之后的传播态势

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勾勒。文辞之间洋溢着对一代名

剧竟沦落案头的痛惜，以及亟欲重燃剧作舞台生命

的心理。这些都表明作序者李书云对戏曲的谙熟与

钟爱。事实上，只要查阅相关史料，就可发现李书

云并非等闲人士。

他是江苏扬州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书云”是其字，其名则为“宗孔”，有私家园林“秘

园”，故又以园为号。清顺治四年（1647），他中

进士，历任部郎、御史、给事中等职。任职期间，

“不立异以沽名，不植党以自固。……为国计，则

务持大体，而不事补苴；为民生，则急救阽危，而

力图实济”［1］，在荐举、水患治理等方面颇有建树，

曾在康熙十七年荐举朱彝尊等应博学鸿词科。康熙

十八年他解职归家。二十年后，康熙帝南巡临幸其

家，他被晋大理寺少卿，得御笔书赐“香山洛社”。

李书云和当时天下许多名人都有往来，如学者熊赐

履、诗人王士禛、方拱乾、画家石谷、査士标、石

涛等。从这些人物的身份，可以看出李书云兴趣广

泛，因此他的著作门类也比较丰富。除去《奏疏》

和大约是诗集的《寤歌存稿》，还有《伊洛经义释

训》、小说笔记汇编《宋稗类钞》、字书《字学七

种》等。不过于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和许多

戏曲家都有往来。入仕前，他和同乡吴绮结闲闲社；

孔尚任来扬州，曾在其秘园雅集；吴梅村、冒襄等

好戏的前明遗老更和他往来频繁。他本人于音律颇

有造诣，编有韵书《音韵须知》和《问奇一览》。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戏曲表演方面并不缺乏经验。

辞官归家后，他组建家班，经常请各路交好前来观

戏，其仁安堂中红烛高烧，夜夜笙歌。［2］观演之

人对其家班技艺甚为叹赏，如缪肇甲《同李书云黄

门汪舟次太史蛟门主政观女剧》赞叹“座上黄门蓄

伎精”，［3］吴绮《桂枝香·饮李书云黄门斋中观剧》

更详载曰：“酒酣歌作，山香初试花奴舞。更催齐

念奴弦索，玉箫吹凤，瑶筝排雁，串珠摇落。……

料记拍红红，应自非错。响彻凉州，一夜飞云停阁。

英雄儿女俱陈迹。算人生，惟须行乐。此时耳热，

呜呜击缶，古今谁若。”［4］

家班演出剧目之中，赫然就有《西厢记》。康

熙癸亥（1683）中秋，冒襄在李书云仁安堂观看《西

厢记》演出，写下《癸亥扬州中秋歌为书云先生仁

安堂张灯开谦赋》，其诗有云：“梁溪既远教坊绝，

北曲《西厢》失纲纽。君家全部得真传，清浊抗坠

咸入扣。”五年以后（1688），冒襄又在中秋节那

天追忆起当年观演《西厢记》的胜景，其《戊辰中

秋即事和佘羽尊长歌原韵》有云：“癸亥同游在扬

州，李家灯月真希罕。”［5］冒襄对戏曲甚有造诣，

其家班收纳了阮大铖石巢园的乐师和歌童，有蔡云

生、苏昆生等名教习指教，在当时负有盛名。然而

冒襄却对李书云家班的《西厢记》演出如此叹服，

说明当时在舞台上见到《西厢记》特别是风味纯正

的演出已经相当艰难，而李家家班使用灯景布置舞

台的做法，更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由此可见

李书云家班的技艺相当高超，而李书云作为家班主

人，显然拥有当之无愧的荣誉。

因此，李书云能写出那样一篇精彩的短序，并

不奇怪。精通戏曲的李书云对《演剧》的贡献是否

仅仅停留在一篇短序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

序言中分明有这样一段话：

闲中偶为分析，俾生旦净丑，得以各擅其长。

元本一字不更，于意不背。汪字蛟门，每折批评，

相与鼓掌。思得佳丽，问答合拍，吟得句匀，念得

字真，间以丝竹，一洗排场恶习。耳目可以一新，

实甫亦可含笑九渊。不数日而蛟门作古人矣。予能

无挂剑之义哉！付之梓人。

［1］王熙：《李书云奏疏序》，焦循《扬州足征录》，

广陵书社 2004 年版，卷十五。

［2］董文骥：《李书云招饮斋中和李韵即席口占》有

句“终宴留宾锦瑟长”，其下注：“同马侍郎、王侍郎听

李家伎。”

［3］邓汉仪：《诗观三集》卷十二，《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3 册，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2 页。

［4］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 1 卷，上海书店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68 页。

［5］冒襄：《同人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385 册，齐鲁书社 1995 年版，第 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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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评改工作中，李书云还承担了两种任

务，一是刊刻，另外就是评改。他以“偶为分析”

来描述其评改，相当贴切，因为考察文本即可发

现，《演剧》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充分保存王实甫

原本曲辞的前提下，借鉴传奇的做法，将原来由

一人独唱到底的曲词分割给场面中另外的角色。

如此行为当然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曲词一旦归属

不当便会让观众别扭，闹出笑话。所以“分析者”

必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剧情的戏眼，然后根据舞

台经验，合理裁分曲词，既以最大可能调动各种

角色热闹场面，又不破坏角色的塑造和剧情的顺

畅。除此以外，为活跃场面大量添加的科白，以

及为适应南曲演唱而对曲辞字句进行的局部增删，

都需要分析。这种分析是相当细腻的工作，需要

反复揣摩，甚至用家班排演试验，于是李书云提

到了协助者汪蛟门。

汪蛟门即汪懋麟，“蛟门”是其号。他与李

书云同乡，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他与李

为忘年交，对戏曲的共同好尚是一个重要因素。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官后，他亦蓄养声伎，

同时人对此间有题咏。如陈维崧《题汪舍人蛟门

少壮三好图》词曰：“酒库经堂，正竞筝琶，客

声沸然。……况溉堂集内，颇言声伎，茶村暇日，

讵废丹铅。卿论诚佳，吾从所好，亟唤蛮娘斗管

弦。牙签畔，渐玉箫风起，吹动觥船。”其题注

为“图作群姬挟筝琶度曲，拥书万卷，数鸱 贮

酒其旁……”，正是描述了汪蛟门和家伎作乐的

情形。［1］李念慈《题汪蛟门舍人少壮三好小像》

亦云：“妖姬三五人，秀色可餐掬。顿喉啭春莺，

度出清竗曲。校书及徙倚，调丝兼弄竹。新声竞盈

耳，花艳并惊目。主人但安坐，衔杯流清瞩。”［2］

从这些题咏少有观剧记载看来，他的声伎规模应

该不大，或以清唱为主。

汪蛟门和李书云一起推敲评改《西厢记》，反

映在文本中，便是每折末尾的数条评语。除去对前

人题评的引用，评语均是二人所批。两人往往会相

互配合，完备阐述改动的缘由。

以第十五折《佳期》（即王本第四本第一折）

为例，此折最大的改动，是让张生在莺莺夜临书斋

后与她携手下场，而让红娘登场演唱直接描写崔、

张欢会举动的《元和令》等四支曲子。对此，汪氏

的评语是“此折天成，无可更换，但《元和令》以

下四曲当场不便演唱，属红窥觑摩揣，更为入情”。

他首先承认《佳期》对整个剧情的重要意义，它好

似万流归海，前面的各种波折发展到此总算有了归

结，但也意识到《元和令》等曲词在礼教社会中的

敏感性。因此他认为让红娘上场表演偷窥行径，从

侧面道出她所看到的户内情形，可以避免男女主角

当场演绎的不雅。但是这就有个问题，即红娘作为

婢女偷窥主人，是否会违背原本的情节逻辑呢？李

书云的评语显然在着力解释这个问题：“观《巧辨》

折‘怎凝眸’‘则见鞋底尖儿瘦’‘则檀口揾香腮’

出红娘之口为妙，不则难以登红氍矣。”他发现了

下一折《巧辨》有《小桃红》曲，以“怎凝眸，只

见你鞋底尖儿瘦。一个恣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

耨”描写红娘窥崔、张情事所见，故而顺理成章地

挪移了角色。

李书云和汪蛟门是如此异口同声地强调“登

红氍”和“当场”。然而戏曲是在市井文化中孕

育的文化样式，按照它的常态表演风格，红娘独

个儿站在台上代述小姐的欢会情形，一定不会比

崔、张二人在台上直接表演来得热闹和有戏味。

由此可知，李、汪二人对表演的原则与世俗的认

识是有区别的。在序言中，李书云在批驳《西厢

记》世俗传播的混乱情形时，就曾列出“举动乖

张，伤风败俗”的罪状。我们虽然不能亲见王实

甫本诞生后，主唱的张生和配戏的莺莺是如何在

舞台上共同完成该折演出的，但从明代后期大量

出现淫秽文化产品的历史现象可以推知，从那个

时期开始，应该会有某些戏班在表演该折内容时，

用露骨的方式迎合部分人追求刺激的心理。而这

对于清代初年归礼求雅的士大夫观演群，特别是

对李书云这种“务持大体”“ 不少阿附”者，一

定是不合时宜。对于士大夫家班这个独特文化圈

中戏曲组织而言，戏曲在立于舞台的同时，必须

契合士大夫群体求雅的精神需求。

《惊梦》是证明《演剧》具有士大夫家班特色

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演剧》之前用于唱演的《西

厢记》本子，都没有将张生草桥梦莺莺之后的内容

［1］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五，《续修四库

全书》第 17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2 页。

［2］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卷十五，《四库全书

存目丛书》集部 232 册，齐鲁书社 1995 年版，第 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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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去。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除去剧情结构上“有

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的完整性要求，世俗大众

乐意看到跨越了阶层的情人终成眷属是更重要的原

因。然而《演剧》却决绝斩去原本后四折，使《惊梦》

成为结局。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被汪蛟门评为：“以

一梦竟结，有余不尽，最耐思量。续四折原属蛇足，

且词令浅俗，删之，真为铁笔。”这种认识谈不上

新颖，明人徐复柞已云：“《西厢》之妙，正在于

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介，情尽而意元穷。

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 !”［1］ 清顺

治间金圣叹更在《第六才子书》中大肆非议第五本，

讥讽它的存在“使普天下锦绣才子读《西厢》正至

飘飘凌云之时，则务尽吹之到鬼门关首，使之睹诸

变相，遍身极人不乐”［2］。然而上述观点都是发

生于案头，是有较高哲学修为的士人在脱离了世俗

舞台的喧嚣后，单纯从文本阅读角度提出的，反映

着精英群体对人生的独特体味。《演剧》能将这些

观点慨然付诸氍毹，成为《西厢记》全本舞台表演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斩足”本，不能不说是士大夫

意识对戏曲表演的一次侵袭。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演剧》并非普泛

意义的“南曲化”，它对表演的探究有个精神核心，

即如何让士大夫的美学追求在红氍毹上绽放。这和

针对市井的戏曲活动，显然具有差别。市井间的戏

曲创作，很多时候正如朱素臣《秦楼月》中陶吃子

所说的那段道白：

我老陶近日手中干瘪。亏了苏州有几位编新戏

的相公，说道：“老陶，你近日无聊，我每各人有

两本簇新好戏在此。闻得浙江一路，也学苏州，甚

兴新戏，拿去卖些银子用用。归来每位送匹锦绸，

送筋丝绵便罢，只算扶持你。”（第十八出《得信》）

朱素臣能将这段道白写得如此贴切，正是他长

期混迹苏州市井进行职业戏曲创作的写照。他的作

品很多都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主要因为它们是直接

用于职业戏班的市井演出。和很多苏州派作家一样，

他是未步入仕途的下层文人，和走卒贩夫有着密切

的来往，熟悉他们的生活，编戏有时就是生活用度

的来源。所以，趋向市民文化审美情趣是其剧作的

必然特色。［3］正如也从属于苏州派的李渔所说：“传

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

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

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4］在

这样一派认知中，让五花八门的观众获得世俗的欢

乐至关重要。所以，在朱素臣《秦楼月》等为数不

多的才子佳人戏里，都是以大团圆收局。从这个意

义来看，将校订者朱素臣作为《演剧》的第一责任

人，是有欠妥当的。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李书云之于《演剧》的责

任包括作序、刊刻、在汪蛟门协助下进行评点等成

书过程的各重要环节。就此而言，他已经可以被视

为第一责任人。然而，上下卷开篇还标注着另一个

叫“李书楼”的人，他又是谁呢？题注将他的工作

定性为“参酌”，这是属于评改过程的活动而且具

有拍板意义。看来他也是一位核心责任人。然而他

是谁呢？他的名字和李书云仅一字之差，他们是什

么关系？

蒋星煜先生推测此人是清顺治五年（1648）中

乡举的扬州人李宗说，并进而猜测他是李书云之兄

弟。［5］明光《扬州戏剧理论研究》则持反对态度，

认为序言未提及李书楼，折批评者中也无此人，故

而推测这是“李书云”之误刻。［6］事实上，笔者在《中

华书法篆刻大辞典》的《书法编·书迹》内觅得一

则文献曰“《李书楼正字帖》”，其下有介绍云：

历代丛帖。八卷，清康熙间，扬州李宗孔撰集，

吴门管一虯摹，宛陵刘光信刻。卷一为曹植、王羲

之、王献之、谢庄、陶弘景、李世民、欧阳询、颜

真卿等魏、晋、唐人书十种。……卷八为聂豹、宋

［1］徐复柞：《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四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41 页。

［2］韦乐：《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汇评》，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0 页。

［3］吴新雷、丁波：《戏曲与道德传扬》第二章，江

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郭英德：《长河落日——中华文

学通览·清代卷》，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4］李渔：《风筝误》之“下场诗”，《续修四库全书》

第 177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5 页。

［5］蒋星煜：《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载《文

学遗产》1983 年第 4 期。

［6］明光：《扬州戏剧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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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祝允明、文徵明等书。清惠兆壬跋此帖云：“右

帖邗江李氏刻石，无卷数，亦不著年月，刻手精到。

唯蔡帖书体多率易处，即非赝本，要非剧迹，难可

与《式古》《贯经》诸刻颉颃矣。”［1］

如前所述，“宗孔”正是李书云之名。事实上，

兴趣广泛的李书云在醉心戏曲的同时，也对书法颇

有研究，很多古人墨迹如宋《致茂才陈弟尺牍》等

都盖有李宗孔鉴藏印。［2］他和很多书法家比如傅

山等有来往，清康熙十七年诏命开博学宏词科，他

还向皇帝举荐了后者。

真相由此大白，神秘的李书楼实际就是李书云。

由此，李书云实至名归地该被列为《演剧》的第一

责任人。让我们来对他在这场评改中的“参酌”进

行粗略的历史还原： 

《演剧》序言提及是书刊于汪蛟门去世以后。

汪蛟门是在清康熙二十七年去世，而冒襄早在康熙

二十二年就已在李家观看了演出。从冒襄对演出的

高度称赞和深刻记忆来看，在《西厢记》北曲式微

和南曲改编混乱化的背景下，李家的演出已经很具

有水平。这表明李书云对于《西厢记》的关注很早

就已经开始。正如他序言自道，其对曲文的分析是

在“闲中偶尔为之”，他应该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内，利用自己的家班一边操演一边改动。《演剧》

每折之后都附有个别音释，这很有可能是为方便家

伎的演唱。家伎在家主的教导下，文化修养一般都

会高于市井艺人，所以它只对寥寥几个生僻字进行

注音，并没有其他版本音释的繁琐。

在演练揣摩的过程中，他还不断参考前人的认

识。《惊梦》折批中，他交待家藏的元本很多毁于

战祸，因此他十分推崇同时代学者毛奇龄的《西厢

记》论定本。毛氏精于曲学，善于考辩，其对曲文

的论定往往是在对董《西厢》及其他诗词元曲的旁

征博引中完成。李书云应该是认真阅读了毛本的，

因为《演剧》的折批中引用了不少出自毛本的评语，

包括毛氏本人的和毛氏引证萧研邻、邵赤文的。折

批中另有徐文长、汤显祖、词隐生（沈璟）等人的

观点，经校勘，应该是出自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

西厢记》。和毛本的评点方式相近，王本也是以大

量的学术论证勘定曲文。在庞大的明清评点阵营中，

真正以学术态度，从戏曲角度勘定《西厢记》的，

其实也就三部，即上述王本和毛本，以及凌濛初解

证本。在明清鼎革变乱，资料匮乏的情形下，李书

云能独具慧眼地参考其中两部，而不随波逐流地推

崇已经风行天下的金圣叹评本，正表现出他对戏曲

的造诣和他坚守“场上曲”的态度。

序言又指出汪蛟门的去世是在相互探讨的“不

数日”之后，这便表明汪氏的加入应该是较晚的事

（应该在清康熙二十七年前不久），而且持续时间

并不长。从汪评内容往往涉及每折的关键改动可以

看出，李书云应该是将历年揣摩中积攒下的问题与

他展开了深入细腻的探讨。

清康熙二十七年汪蛟门去世后，李书云便开始

了序言写作。序言从头至尾不曾提到朱素臣，这并

不符合李书云的风格，因为他在同样由朱素臣校订

的《音韵须知》序言中就提到“吴门朱子下榻萧斋”。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演剧》序言拟定的时候，朱

素臣还没有参与这项耗时甚久的工作。朱素臣和李

书云的关系应该比较密切，否则李书云所编的两部

韵书《音韵须知》和《问奇一览》不会都由他校订。《音

韵须知》成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如前所述，该书是

朱氏亲自前往李家校订，《演剧》很有可能就是在

这次相聚时一并校订的。相对于李、汪二人的职责，

朱素臣的任务应该不会很重，因为李书云连序言都

已经写好，可见稿子已经相当成熟。而李书云序言

在交待汪蛟门贡献后，便直接提到付梓，说明在朱

素臣到访以前，李书云已经在筹划刊行；正值朱素

臣前来校订《音韵须知》，李书云便请他以专业眼

光顺便审核订正，以更有效地保证《演剧》的质量。

［韦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

院副教授］

［1］李国钧主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07 页。

［2］李国钧主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36 页。


